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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水彩画中的海岛古城墙
□姚艳波

厉志（约 1804~1861），字骇谷，号白华
山 人 ，定 海 人 。他 自 幼 聪 颖 ，于 诗 、书 、画
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与姚燮（镇海）、傅
濂（临 海）并 称 为“ 浙 东 三 海 ”，是 当 时 浙
东 文 坛 的 翘 楚 ，“ 骇 谷 之 诗 、书 、画 ，足 当
郑虔三绝”。他的书法效法明代董其昌，山
水画作清雅脱俗，而成就最高的，当属其
诗歌。他的诗宗法唐代诗人，尤其深受杜
甫 、韩 愈 的 影 响 ，风 格“ 清 寒 瘦 硬 ”，意 境
幽深，在当时就受到了如魏源等一流学者
的高度评价。

岱山岛上的风，裹挟着千年的海盐气
息，拂过厉家古宅那方“十亩间”石碑。碑上
字迹虽历经风雨侵蚀，却仍能让人想见其
主人——清代诗人厉志“方宅十余亩，草屋
八九间”的陶渊明式寄怀。这位被时人誉为

“浙东三海”“两浙近代诗人冠冕”的文人，
如同一股澄澈的清流，在清代中期的文坛
与画坛上，以“幼失怙恃却志存高洁”“身逢
清苦仍心系民生”“目疾加身而艺境愈进”
的三重生命特质，在浙东文脉与海岛精神
交融的坐标系中，书写了一部基层文人“以
艺载道”的不朽篇章。

苦寒岁月里的高洁之志

厉志的人生起点，浸透着海岛特有的
清苦。他自幼失怙，父母的早逝让原本就不
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家甚贫”的境遇如
同一层薄雾，笼罩着他的童年。然而，物质
的匮乏并未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望，反而磨
砺出他“于清贫中守学脉”的坚韧品格。在
族人的零星接济下，他常常借着微弱的油
灯，在昏暗的屋舍里苦读至深夜。书页间的
墨香，成了他对抗生活艰辛的精神慰藉；诗
词文中的天地，为他搭建起超越贫困的精
神家园。

年少时的厉志，便已显露出对吟咏的
热 爱 与 天 赋 。他 常 常 漫 步 于 岱 山 的 海 岸
边，看潮起潮落，听鸥鸟啼鸣，将海岛的壮
阔与灵动融入诗句之中。厉志生于海岛，
长于海岛，对海洋怀有深厚的情感，海洋
也成为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我
家迫东海”“我家东海头”“我家僻处东海
隈”“我家极烟海”等。这些看似简单的地

理标识，蕴含了诗人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
对海洋的亲近与眷恋。那时的他，虽未有
惊世之作，却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为日
后的艺术成就埋下了坚实的伏笔。这种在
苦难中不坠青云之志的坚守，正是海岛精
神中“坚韧不拔”特质的生动体现，也让他
在日后的人生道路上，始终保持着一份不
随波逐流的高洁。

清苦生活里的赤子之心

成 年 后 的 厉 志 ，并 未 困 于 孤 屿 一 隅 。
他与友人陈在谦一同踏上了壮游之路，天
台的奇山、雁荡的秀水，都留下了他的足
迹 。在《兰 山 渡 还 寄 四 庵》中 ，他 以“ 横 江
翻白浪”“狂飙逐来船”的诗句，生动描绘
了渡海途中的艰险。这段游历经历，不仅
拓 宽 了 他 的 眼 界 ，更 让 他 深 刻 体 会 到 世
间 百 态 。“ 自 瓯 游 归 ，益 肆 力 于 诗 古 文
词 ”，壮 游 归 来 后 ，他 的 创 作 迎 来 了 重 要
转折，诗文中多了对民生疾苦的关注。这
一 时 期 ，他 更 加 专 注 政 治 与 民 生 题 材 的
诗 歌 创 作 ，尤 其 聚 焦 于 临 海 地 区 百 姓 的
生 存 境 遇 。他 以 敏 锐 的 观 察 和 锋 利 的 笔
锋，深刻揭示了社会的阴暗面，相继写下
了《春 夜 书 怀》《荞 麦 行》《感 雨》《欲 雨》
等 具 有 强 烈 现 实 关 怀 的 作 品 。这 些 诗 篇
不 仅 尖 锐 地 批 判 了 统 治 阶 层 的 腐 败 与 失
职 ，抒 发 了 对 时 局 动 荡 的 深 重 忧 虑 与 愤
懑 ，更 饱 含 着 对 劳 苦 大 众 命 运 的 深 切 同
情 与 人 文 关 怀 ，展 现 出 深 沉 的 社 会 责 任
感与悲悯情怀。

在《春暮书怀》里，厉志用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百姓在春日里的艰难生活：“布谷声
中雨又晴，农夫辛苦事春耕。谁知此日田家
苦，粒粒皆从血汗生。”字里行间满是对底
层民众的同情。他虽身处清苦，却始终心系
民生，这份赤子之心，与浙东文脉中“经世
致用”的思想一脉相承。他的诗歌不再仅仅
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成为了反映社会现
实、关怀百姓冷暖的载体。此外，他的怀古
诗《佛顶山观海》，借大海的浩瀚与沧桑，抒
发“思古之幽情”，在对历史的回望中，寄托
着对家国命运的深沉思考；而与姚燮、叶元
阶等文人的唱和诗，则展现出文人之间真

挚的情谊，也折射出浙东文人圈浓厚的文
化氛围。

目疾困境中的艺境升华

厉志在诗歌创作上成就斐然，其诗学
主张更是独树一帜，诗歌风格亦深深烙印
着浙东文脉的醇厚与海岛风光的灵秀。他
的诗风兼具“清旷”与“沉郁”两大特质：写
海岛景致时，语言如海风般澄澈疏朗，《佛
顶山观海》中“鲸波万里送归舟，极目沧溟
接素秋”，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海天相接的辽
阔意境，无繁复辞藻堆砌，却尽显山海的磅
礴与清朗，这正是他“自然为宗”诗学主张
的鲜活实践；而抒民生情怀与身世感慨时，
笔调则转为沉郁顿挫，如《冬夜感怀》中“朔
风催雪满庭除，冷灶无烟客梦孤。却念贫民
僵卧处，更无烟火暖衾裯。”，以自身清苦境
遇为引，层层递进关联贫民苦难，字句间满
是沉甸甸的悲悯，将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
紧密交织。

同时，厉志的诗歌还带着浙东文人特
有的“雅健”之气。他善用典故却不晦涩，如
怀古诗中借“梅子真归隐”“岳飞抗金”等典
故抒怀，既显文化底蕴，又能引发共情；炼
字 精 准 却 不 雕 琢 ，《兰 山 渡 还 寄 四 庵》里

“翻”“逐”二字，将风浪的狂暴与行船的艰
险刻画得入木三分，足见其驾驭语言的功
力。这种清旷中藏沉郁、雅健中见真情的风
格，既是他个人人生阅历的沉淀，更与浙东
文脉中“重气节、尚真率”的传统深度契合，
也融入了海岛生活赋予他的开阔胸襟与坚
韧气质。

在《白华山人诗说》中，他提出“情意为
先、自然为宗”的理念，强调“学古在神韵，
非模仿”，认为学习古人的诗歌，关键在于
领悟其神韵，而非机械地模仿形式。他推崇
陶渊明，提出“渊明遥望《三百篇》”，将陶渊
明的诗歌与《诗经》的传统相联系，可见其
对诗歌本源的深刻理解。这一诗学主张，既
是 对 浙 东 文 脉 中 重 视 文 学 精 神 传 承 的 延
续，也为清代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更令人惊叹的是，厉志在书画领域同
样造诣深厚，且在逆境中实现了艺境的突
破。他晚年患上目眵之症，视力急剧下降，

然而“目眵后书画益进”。在西湖昭庆寺，曾
有他“指画巨松”的传奇场景：吮毫濡墨，再
三踌躇，随后落笔如骤风急雨，一棵苍劲挺
拔的巨松便跃然纸上。那松树的每一笔、每
一划，都饱含着他对生命的热爱与对艺术
的执着，展现出“以神行代目力”的超凡艺
术境界。

厉志的“艺品”始终与其“人品”高度统
一。面对名门的请托，他断然回绝，不为名
利所动；而他的作品，却被时人珍如拱璧。
这种“贫贱不能移”的高洁品格，正是他“以
艺载道”精神的最佳诠释。

文脉传承中的永恒生命力

在浙东文学史上，厉志无疑是一面重
要 的 旗 帜 。道 光 十 三 年 ，他 参 与“ 白 湖 诗
社”，在半年时间里创作了七百余首咏史
诗，其创作热情与才华令人叹服，当时的诗
社雅集，盛况堪比当年的兰亭雅集。此外，
他还积极参与枕湖诗社的唱和活动，在与
其他文人的交流碰撞中，进一步丰富了自
己的创作，也推动了浙东地区的文化发展，
其文人交游网络，成为浙东文脉传承的重
要纽带。

厉志的艺术生命力，并未随着时光的
流逝而消逝。后世对他的评价颇高，何绍基
赞其为“两浙近代诗人冠冕”，康有为称其
诗“超绝清诗”，吴昌硕更是为他的作品题
书名。这些赞誉，是对他艺术成就的高度认
可。同时，《中国人名大辞典》《定海厅志》等
典籍对他的收录，也夯实了他在历史上的
地位。

如今，岱山岛上的“十亩间”碑依旧静
默矗立，而《白华山人诗抄》则在岁月的流
转中不断流传。厉志“贫而不贱、疾而不颓、
艺而不媚”的精神内核，如同海岛上升起的
灯塔，照亮着后世文人的道路。他所代表的
清代中期基层文人“以艺载道”的精神图
景，不仅是浙东文脉与海岛精神的宝贵财
富，更在当代社会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提醒
着我们在浮躁的时代里，坚守内心的高洁
与对艺术的执着，方能在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中，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

孤屿清流 艺魂不灭
——清代诗人厉志的风骨人生

□季若桐 胡世文

古城墙水彩画源自他的日记

克里的定海古城墙水彩画源自他的日
记。爱 德 华·霍 奇 斯·克 里（1814—1901），
1837 年以助理外科医生的身份加入英国皇
家海军。在其 20 多年的海军生涯中，克里写
了多本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作为海军军医的
生活经历。不同于一般日记，克里的日记中
有大量水彩插画，描绘了他在各地的所见所
闻。其中，1839 年 9 月至 1843 年 4 月，克里在
英国海军运兵船响尾蛇号服役，来到远东和
中国期间所写日记中的水彩画，生动描绘了
他眼中的中国沿海港口、建筑、农业、风土人
情等景象，其中几幅便是定海古城墙。

根据克里水彩画中的文字注释：图一绘
于 1840 年 9 月 7 日，是定海县东门附近一段
城墙远景。画中城墙前一条小路穿过草地，
几棵又高又细的棕榈树矗立在草地上；城墙
后耸立着高大的旗杆，远处丘陵连绵起伏。
图二绘于 1840 年 9 月 7 日，为定海县东门城
墙近景。画中城墙有护城河围绕，右侧有一
座石砌小桥或防波堤伸入水中，中间地带分
布着几幢建筑，远处是古老城墙，看似摇摇
欲坠。图三描绘了舟山定海县内城墙，展现
了鸦片战争期间作为古代防御工事的城墙
的拱形石门。城门左侧是一名英军士兵，身
着 19 世纪英国军服，肩扛步枪；城门右侧有
三三两两的人群，肩挑货物进城；画面最右
侧有几名英国士兵正在休息。城墙上长着常
春藤，为古老的石墙增添了一丝绿意。图四
描绘了 1841 年 12 月舟山城墙周边的乡村景
象。画中一对夫妻走在乡村小路上，右侧小
河映着天空柔和的色彩，营造出宁静的氛
围；河岸边停着一艘船只，远处的城墙在连
绵起伏的丘陵映衬下更显壮观。

克里水彩画中的城墙，应是清代嘉庆年
间重修的定海古城墙。明天启《舟山志》记
载，定海在宋元明期间，城墙历经多次毁灭
后又重筑、凿池。清代，顺治八年（1651），清

军 攻 占 舟 山 ，城 墙 被 毁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1687），设定海县。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
原址重筑城垣。康熙二十九年召集工匠，次
年八月竣工。嘉庆十八年（1813），因城墙年
久失修、多处坍毁，定海知县筹划重修，初次
估算需银万两；开工前遭遇连续大风大雨，
城墙损毁加剧，第二次估价又增加四千余两
银子，报请朝廷批准后，于嘉庆二十一年

（1816）正式动工，至嘉庆二十二年完工。

印证了定海古城墙的文字记载

克里的定海古城墙水彩画，从另一侧面
印证了定海古城墙的文字记载。康熙《定

海县志》载：城墙“周围一千二百十六丈，城
高二丈，址广一丈五尺（比明址加广五尺）。
罗月城四，城身四十八丈四尺，雉堞一千二
百八十，高四尺。仍设东南西北四门（不立门
名），门上飞楼四座（每座三间，阔一丈六尺，
深三丈六尺，高一丈二尺），窝铺三十八座

（每座一间，阔九尺，深一丈四尺，高一丈一
尺）。其南设水门一座，外为壕。”乾隆五十八
年（1793），英国首个来华外 交 使 团—— 马
戛尔尼使团的舰队曾停泊定海港，使团成
员在定海城停留，定海城墙给他们留下了
深刻印象。使团副使斯当东在回忆录《英
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曾对定海古城做过
描述：“城墙高三十英尺，高过城内所有房

子……城墙上每四百码距离即有一方形石
头碉楼。胸墙上有枪口，雉堞上有箭眼。除
了城门口有几个破旧的熟铁炮而外，全城
没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门是双层的。城门以
内有一岗哨房，里面住着一些军队，四壁挂
着弓箭、长矛和火绳枪，这就是他们使用的
武器。在欧洲的城市中，定海非常近似威尼
斯，不过较小一点。城外运河环绕，城内沟
渠纵横。架在这些河道上的桥梁很陡，桥面
上下俱用台阶，好似利阿尔图（威尼斯最著
名的桥梁）。”

克里的定海古城墙水彩画，也反映出诸
多历史细节。水彩画文字注释“Chusan”为

“舟山”，“Ting Hie Hien”为“定海县”。水
彩画中城墙上呈凹凸形的矮墙，就是县志中
记载的“女墙”；城墙外环绕的深沟，无水称

“隍”，有水曰“池”。图一城墙背后的旗杆，是
用来挂旗的；旗杆上的斗，是用来装粮食喂
鸟的，清代主要用来喂乌鸦，因满族崇奉乌
鸦。图二中间地带的几幢建筑，可能是“城
关”。古代，城关即城门附近形成的小型聚居
区，一般城市都有“东关”“西关”之类的地
名。图三中城墙与周围人物的比例，也证实
了定海县志记载的“城高二丈”，《定海厅志》
中“城高一丈”可能有误。图四中城墙沿山修
建，说明定海城墙属于防御工程；近处的河
可能是护城河，且可能连通水门。

克里的水彩画作为图像文献，难免有历
史学家安东尼·帕戈登所说的“亲眼所见的
想象”，但依然较为真实地描绘了定海古城
墙及周边景象的历史场景，突出了古城墙建
筑与舟山优美自然、人文景观的和谐共存，
让我们得以感受古城墙的壮丽与历史厚重。
这些水彩画中的古城墙，在鸦片战争中遭受
严重破坏，后在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又屡有
修缮。我们无从得知，一百多年前的克里在
手绘古老的定海城墙水彩画时，是否想到了
远在万里之外英国的哈德良长城；但定海古
城墙在历史变迁中的瞬间样貌，借由他的水
彩画得以留存。

城墙是城市宝贵的历史遗迹。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舟山这个美丽的海岛城市，也拥有历史悠久的城墙。“城自开元始。”早在唐开

元二十六年（738），定海首次建县，为翁山县，筑城于叉页河。后因土质疏松，移至镇鳌山旁，筑成四方形土石城墙，设东、南、西、北四门。

沧海桑田，具有千余年历史的定海古城墙现已消失。虽有历史文字记载，但很难具象呈现。19世纪40年代英国军医克里的水彩画，从绘

画视角再现了定海古城墙，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从他者视野中重拾定海古城墙的面貌。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